
文化交流

荷蔚存具的古誉蹭奥高耀佩

戴 晓 莲

(一 ) 汉学院图书馆

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成 立 于 19 3 0

年
,

是荷兰唯一的汉学研究机构
。

但早在两

百多年前
,

该大学就已有人对汉学进行研究
。

汉学院成立后
,

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

和民族学家
,

因而在欧洲汉学研究领域占重

要地位
。

汉学院图书馆规模宏大
,

有中文藏

书22 万册
。

在库房中心有一约20 平方米的小

间
,

存放着中国的善本书
。

1 9 6了年荷兰著名

的汉学家
、

文学家R o b e r t V a n G u l ik去世

后
,

他有一万多册个人藏书被收藏在这里
,

使图书馆藏得到了增加和丰 富
。

在 这 些 书

籍中有二十多部中国古琴谱 及 琴 论
。

我 作

为中国古琴家
,

受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

〔简称
“

磐
”

—
C H IM E ( C H I

n e s e M u s i c

E u r o p e ) 〕的邀请
,

于 1 9 9 1年 1 月来到荷兰

莱顿
,

在汉学院院长
、

教授以及图书馆馆长
、

工作人员的支持帮助下
,

读到了这些琴谱
。

(二 )高罗佩

R o b e r t V a n
G

o l ik
,

他的中文名字叫

高罗佩
,

出生于 1 9 1。年
,

童年时就开始对汉

学产生兴趣
,

十八岁进入莱顿大学学习
,

毕

业后继续攻读博士
,

研究东方文化
、

历史
,

学会了中文
、

日文
、

藏文
、

梵文等语言文字
。

1 9 3 5年以优秀成绩毕业
。

以后他被派任荷兰

驻 日本大使馆秘书
,

他利用工作机会实现了

去东方实地考查的愿望
。

1 9 4 3年
,

担任驻中

国大使馆秘书
, 1 9 4 6年离开中国

,

以后又曾

任驻 日本
、

马来西亚
、

韩国
、

黎巴嫩大使
。

1 9 6 7年因病去世
。

他一生虽然从事的是外交

职业
,

但在汉学研究
、

写作
、

书法
、

绘画
、

篆刻等领域的成就却更为人知
。

他 以中国唐

代历史人物狄仁杰为主人翁的
《
狄仁杰奇案

》

等侦探小说
,

采用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手

法
,

笔墨生动
,

并以丰富灵 活的想象力
,

使

这些小说畅销一时
,

他成为著名的侦探小说

家
。

不应被湮没的是
,

他 同时又是一位古琴

艺术的专家
。

他是第一位把中国古琴音乐全

面地介绍到西方的欧洲学者
。

1 9 4。年出版的
《 T h e L o r e o f T h

e C h i n e s o L u t e 》
( 《琴

道 》 )〔 1 〕直到今天仍是西方学者
、

音乐学家

认识和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窗 口
。

高罗

佩先生之所以对古琴怀有极大兴趣
,

是因为

古琴音乐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神 和 风

格
,

它深深打动了高罗佩的心
,

为了追求中

国文化的境界
,

他如饥似渴地在这块天地中

漫游
、

体验
。

1 9 3 5年
,

高罗佩趁在 日本任大使馆秘书

之际
,

多次来中国考查学习
。

并拜著名古琴

家叶诗梦 ( x 8 6 3~ 1 9 3 7 )为师
,

学习古琴
。

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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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我国福建闽南派琴家祝凤啥 ?( 一 1 8 6钓和

孙晋斋的后代学生
,

琴艺高超
,

为人诚恳
,

他著有
《
诗梦斋琴谱

》 。

叶师深得高罗佩的尊

敬
,

他学的第一首曲子是
《
梅花三弄

》 ,

先后

共学得数十首琴曲
。 19 37年叶师病故

,

他无

限悲痛
,

勤奋三年
,

写成了
《
琴道

》 ,

该书第

一页即写道
: “

T h i s e s s a y 15 r e s p e e t f u l l y

d e d i e a t e d t o t h e m e m o r y o f m y f i r s t

t e a e h e r o f t h e l u t e ,
Y E H S H IH

一 M E N G
”

(本书献给我尊敬的古琴启蒙老师叶诗梦 )
。

他还 以精雕细作的工笔技法
,

画了一幅立轴
“

叶师抚琴图
” ,

画的四周附有数位琴家的题

文表字
。

我在拜访高罗佩夫人水世芳女士时
,

她

告诉我
,

在中国的这段 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快

乐的时候
。

1 9 4 3年高罗佩任荷兰驻华使馆秘

书
,

与夫人住在重庆
,

在那里聚集了许多著

名的琴家和琴友
,

他们是查阜西
、

徐元白
、

汪孟舒等人
。

高罗佩参与和组织了重庆天风

琴社
,

他们经常举行琴人雅集
,

交流琴艺
。

当

时荷兰驻华大使馆成了琴家们聚会的场所
。

在这期间
,

高罗佩收集了许多琴谱
,

它们分

成两类
: 1

.

手抄本 , 2
.

旧刻版和线装书
。

(三 )海内外孤本

高罗佩所藏的手抄本
,

有
《
琴经

》 、 《
褐石

调幽兰
,

乐律考
,

太乐发挥
》 、 《

龙吟馆琴谱
》 、

《琴学心声 》
、 《
琴书集抄 》

、
《中和琴室琴谱 》

六本
。

其中《琴经 》
、

《 褐石调幽兰
,

乐律考
,

`

太乐发挥》是两位日本琴人抄录的
。

高罗佩自

己也抄写编辑了一本琴谱
,

他把琴谱很精致

地用毛笔抄于宣纸上
,

并用线装订成册
,

用

锦锻作封面
。

他把这本琴谱起名为
《
中和琴

室琴谱 》 ,

收录了
《
鹿鸣操

》 、 《
潇湘水云等五

曲
。

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
《
龙吟馆琴谱

》 。

因为该谱的发现
,

将梅庵琴派和
《
梅庵琴谱 》

【2 〕的历史向前推移了一
、

二百年
。 《

梅庵

琴谱
》
是古琴家徐立荪先生

,

于 1 93 1年将老

师王燕卿 ( r s 6 6一 19 2 1 ) 手中的残稿加以编

订
,

取其授琴场所
“

梅庵
”

来命名的
。

这份残

稿就是 《龙吟观琴谱
》 。

目前在国内只知 《龙

吟观琴谱
》
的题名

,

不知残稿的下落
,

也未

见过原谱
。

各百科全书
、

辞典
、

索引等
,

都

一直引用
《
龙吟观琴谱 》是王燕卿所著这一说

法
。

这样也就确立了梅庵琴派历史始于本世

纪初
,

创始人为王燕卿
。

早在两年前
,

北京古琴家谢孝苹先生就

得到了藏于莱顿大学的这部《龙吟馆琴谱》 的

微缩胶片
,

并进行了研究
,

在题为
《
海外发

现 <龙吟馆琴谱 >孤本
》 〔 3 〕一文中作了如下

几个结论
: 1

.

这本莱顿大学汉学院的
《
龙吟

馆琴谱
》
与王燕卿手中掌握的

《
龙吟观琴谱

》

相同
。 “ `

馆
’

与
`

观
’

有一字之差而音近
,

细审

其内容
,

可以确认
《
龙吟馆琴谱

》
就是

《
龙吟

观琴谱
》 ” 。

2
.

梅庵琴派并非创始于王燕卿
,

而有其更早的历史根源
,

在王氏生前一百三

十二年即产生了梅庵琴谱的祖谱—
《龙吟

馆琴谱
》 。

3
.

《
龙吟馆琴谱

》
著者是毛式娜而

非王燕卿
。

我在阅读了
《
龙吟馆琴谱

》原谱后
,

也认

为《龙吟馆琴谱
》
与

《
梅庵琴谱

》
的祖谱—《

龙吟观琴谱 》相似
,

因为从内容结构上考查
,

它们在注释指法时的语
l

气和文笔十分相像
,

调式的确定和调弦法也一致
,

有一首琴曲
:

《关山月 》
、

是仅出现在这二部琴谱中的琴曲
。

我又从原谱中进一步发现了许多信息
。

依这

些新的发现
,

经过研究
,

我认为该谱的编著

者不是毛式娜
,

也弄清了长时间以来
,

人们

误认
《
龙吟观琴谱

》
是王燕卿所作的原因

,

以

及
“

观
”

与
“

馆
”
之差的来历

。

首先
,

这是一本手抄本
,

而手抄本的流

传范围要比刊本小得多
,

这就能解释为什么
《
龙吟馆琴谱

》
未能广泛流传

。

同时
,

可以依

此推知
,

王燕卿手中的残稿也一 定 是 手 抄

本
,

而不会是刊本
。

这也许就是后人认为
《
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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吟观琴谱
》
残稿为王所作的原因

。

但王的弟

子邵大苏
、

徐立荪二位琴家也许略知
《
龙吟观

琴谱
》的背景

,

或熟知王燕卿的笔迹
,

他们从

来没有明确说过
《
龙吟观琴谱 》 为王所辑

,

而只是肯定为王燕卿所有
。

至于肯定
《
龙吟观

琴谱
》
为王所辑

,

则只是出现于以后的大百

科全书等书中
。

其次
, 《

龙吟馆琴谱 》 没有序文和跋文

等
,

可以辨认的是封页上有
“

盗莲别墅钞
”

的字样
,

目录后还写有
“

大清嘉庆己未冬月

历城毛式娜拜稿
” 。

同时
,

原书上盖有四种

方印—
“
毛棕之印

” 、 “

集义斋
” 、 “

中和琴

室
” 、 “

高罗佩藏
” 。

后三种章为高罗佩之印
,

而
“
毛惊之印

”

是谁的印章呢 ?如果毛式邮的

字为
“

宗
” ,

而
“

盖莲别墅
”
又为毛式邮之室名

号的话
,

则该谱作者为毛式邹似乎顺理成章
。

但是
,

查 《
续历城县志

》 〔 4 〕三十九卷中的毛

式娜传
,

毛式娜的字为
“

伯雨
” ,

而不是
“

徐
” 。

在毛的传中
,

记载有毛曾官至
“

宗人府府皿
” 。

由此似乎可以将
“

惊
”

拆成
“

宗人
”
二字

。

但
“

宗人府
”

是管理皇族家谱及皇族事务 的部

门
,

其最高长官为宗人令
,

下设有左
、

右宗

正
,

左
、

右宗人等官
,

均为皇族担任
。

府垂

是宗人府中类似
“

秘书
”

的职务
,

是汉人在宗

人府能做的最高官
。

毛式娜决不敢冒犯上之

罪而使用
“
毛宗人之印

”

的
。

另外
,

从毛的传

记中能知道他任宗人府府瑟是在嘉庆己未年

之后多年
,

从时间上也排除了他用
“
毛宗人

”

的可能性
。

同样
,

在一本书中
,

同时出现
“

某某人

拜稿
”

和
“

某某别墅钞
” ,

似乎显得矛盾
,

不合

情理
。

关于
“

拜稿
”

二字到底是何意?我查遍了

包括《词源 》 、 《
大辞典》 (台湾版 )

、
《辞海

》 、 《汉

语大词典
》
等几乎所有的权威性词典

,

均未找

到
“

拜稿
”

这一词条
, “

拜
”

字显然是个敬语
。

我认为
“

拜稿
”

的含义应是毛式邮阅读
,

或收

藏
,

或审读这部琴谱后
,

为表达尊敬
、

客气
,

而写的敬语
,

不一定是毛自己编辑
。

如果说

这种解释存有疑问的话
,

那么对原稿笔迹的

鉴辨
,

则完全可以获得依据
。

这部琴谱是以很

规整的楷书抄写的
,

封面的
《
龙吟馆琴谱

》 以

及
“

盎莲别墅钞
”

也是很漂亮的魏碑体
。

而跟

随目录后的
“

大清嘉庆 己未冬月毛式娜拜稿
”

这行字
,

以及封面上抄写的八首琴曲则是另

一种字体
,

该字迹似乎有一种向左稍倾的特

点
。

经几位老专家鉴析
,

可以肯定该琴谱的正

文与
“

大清嘉庆己未冬月历城毛式娜拜稿
”

是

出自于两个不同人之手
。

另外
,

该谱中的八

首琴曲名已在目录中写得很清楚
,

但现在又

在写有
“

龙吟馆琴谱
”

及
“

益莲别墅钞
”

的封面

上又写了一遍
,

显得多余
。

从整个封面的字

体布局上看
,

也能确认这八首曲名是以后加

写上去的
。

结合笔迹研究的结果
,

我认为
“

盗

莲别墅
”

不是毛的室名号
,

毛式娜只是在得到

这部琴谱之后
,

在封面上加写了八首琴曲名
,

以及在原书的目录后写 下了
“

大清嘉庆己未

冬月历城毛式娜拜稿
”

等字
。

所以
,

该书的

作者不是毛式郁
,

而是另有其人
。

《
龙吟馆琴谱 》上卷论音律

,

下卷载琴谱
,

作者一定为琴艺造诣深厚之人
,

而毛式娜的

传记中对他的琴艺只字未提
。

另外
,

毛的卒

年为 1 8 4 4年〔 4 〕
,

姑且以他有七十高寿
,

可

以推算出他在嘉庆 己未年为 25 岁
,

这一年他

正好中得进士
。

既使他年轻有为
,

但在大考

的繁忙紧张之年
,

又写出了这部洋洋大作
,

似乎不大可能
。

这也说明
《
龙吟馆琴谱》 的作

者是其他人
,

毛士娜只是收藏者
,

或 审 稿

人
。

那么
, 《龙吟馆琴谱 》 的作者是谁呢? 我

又对
“

盏莲别墅钞
”

进行了分析
。

钞
:
可作誉

抄之意
。

别墅
:
古人好称自己的书房为别墅

。

“

盖
”
字在字典中查不到

,

但 《康熙字典 》中收

录有
“

业
” ,

它是
“

丘
”

字
,

而
“

血
”

显然就是
“
山

” ,

故
“

盗
”

应为
“

岳
” 。

可岳莲是谁呢? 其

背景又如何呢 ?

我最后从王士祯的《蚕尾集 》 〔 5 〕中查出
“

岳莲
”

是无锡梁溪地区的僧人和琴人
, 《蚕尾

集
》
的作者记载到

:
十月九 日再雪竟夜起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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菊过梁溪僧岳莲过访弹琴记事
。

今年 ( 1 6 9 5

年 ) 小雪后 已见第二雪晨起坐高斋清晖照林

不越寒菊抱孤芳
,

幽人于今晚节天宇寥寥水

营映具澈
“

上人 白足侣
,

来自锡山岭
,

钠衣雁

门雪
,

怀抱龙唇琴
,

幽兰楚人唱
,

大雅汉宫

吟
,

请师回玉珍
,

写余山水心
” 。

从这段诗

中
,

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
,

岳莲是一位技

艺精湛的琴家
,

尤其擅弹曲调苍古
,

意境幽

深之曲
。

在了解了岳莲的身份后
, “

龙吟馆
”

与
“

龙吟观
”

的间题就不难解释 了
。 `

观
”

字可

以解释为道教的庙宇
。

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

着道教与佛教之争
,

而岳莲是一位僧人
,

为

避讳
,

他在抄写时有意选用 了一个同音字
,

改
“
龙吟观

”

为
“

龙吟馆
” 。 “

毛惊之 印
” 也许是

岳莲僧人的俗名印
,

或是其他收藏 者 的 印

章
。

综上分析及考查
,

我认为在明末或清初

即产生了
《
龙吟观琴谱

》 。

荷兰汉学院的这部
《龙吟馆琴谱

》
应为岳莲在康熙年间所抄

,

后

又曾为毛式娜所收藏
,

以后又辗转多人
,

直

到三
、

四十年代
,
为高罗佩所收藏

,

最后流

失于国外
。

’

王燕卿手中的
《
龙吟观琴谱》是经

另一流传渠道保留下来的
,

它与 《龙吟馆琴

谱 》同宗
。

至于《龙吟观琴谱
》
的最早作者是

谁? 目前限于资料
,

尚未有最后定论
。

( 四 )古旧刻本

高罗佩所藏的旧刻本和线装本高罗佩都

在封页上盖上
“

高罗佩藏
”

的红印章
,

共十
.

六部
。

它们是
: 《

松风阁琴谱
》 、

《 自远堂琴
.

谱》
、

《徽言秘旨订 》
、

《五知斋琴谱 》
、

《琴史
、

补
.

琴史续
》 、 《

琴书存 目
》 、

《琴书别录》 、

、

《蕉庵琴谱 》 、 《诚一堂琴谱
》 、

《琴谱谐声
》 、

.

《大还阁琴谱
》 、

《东皋琴谱
》 、 《

广陵散
》 、

《
琴学入门》

、 《玉堂藏书琴谱
》 、 《
琴学从书

》 ,

及二本单谱本—
《渔樵问答 》

、
《庄周梦蝶 》 。

这里我将就其中三部琴谱作一个分析比较
,

`

其余各本基本上与常见藏版相同
。

《
大还阁琴谱

》
为明代琴家徐上碱撰

,

他

在继承前辈传统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认识和

理解对古琴演奏技法作了精辟的论述
。

他在
《溪 山琴况

》
中提出二十四点演奏美学要求

。

这部
《
大还阁琴谱

》
收录了他的琴曲以及这篇

琴论
。

由于徐上派的美学思想的产生
,

在古

琴界造成极大影响
,

逐渐确立了他成为明末

虞山琴派创建人之一
。

我们现在所见最早的

版本是 1 6 7 3年 (清初年 )印制
。

以后他的琴谱

很快流传开
,

有过许多版本
。

根据与
《
琴曲

集成
》 〔 6 〕第十卷

《
大还阁琴谱

》
的原版比较

( 以下汉学院琴谱简称
“
汉本

” 《
琴曲集成 》简

称
“

原本
”
)

, “

汉本
”

中的
《
溪山琴况

》
收录于

第四册的最后一册
,

而
“

原本
”

却在序文后
。

“
汉本

”

有篇序文是
“
三韩彭士圣青琳父

”

书
,

而
“
原本

”

没有
。

这个彭士圣是一个与徐上碱

同时代的人
,

在徐晚年时
,

彭出版过一个刊

本
,

但因印刷制版不好
,

渐渐不见了
。

汉学

院所藏的这部琴谱的制板印刷质量和纸张很

好
,

不会是彭士圣的原板
。

刻印者在翻印过

程中找到了彭士圣的序文并一起印刷
,

所以

它只能是清代中
、

后期某个翻印版 中 的 一

种
。

经
“

汉本
”

与
“

原本
”
比较

,

仅以上二处有

差异
,

其他均相同
。

在高罗佩收藏的琴谱中有二本日本的琴

谱—
《
东皋琴谱

》 、
《玉堂藏书琴谱

》 。 《
东皋

琴谱
》
有许多版本

,

本人就有一本影 印本
,

是

日本琴家坂田进一先生来沪时送给我的
。

国

内较多见到的是 17 7 1年 ( 日本明和辛卯 )铃木

龙编辑的
,

据说还有其它数种
。

东皋心越禅师

原名蒋兴畴 (一6 3 9~ 1 6 9 6 )
,

是清代琴家
,
1 6 7 7

年东渡日本
,

传播中国古琴于日本
,

教授了

一批日本琴家
。

这些弟子各人根据前代所传

琴曲
,

并加入新创作的琴曲琴歌
,

编辑的琴

谱都称
《
东皋琴谱 》

。

汉学院的这本
《
东皋琴

谱
》 ,

是 日本琴家林儿岛棋 1 8 18 年根据前人

所传东皋心越禅师的琴歌和 日本琴家所作琴

歌共四十八首编辑
。

高罗佩对东皋禅师很有

研究
,

他在日本用中文写了 《东皋心越禅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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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
》 。

另一本
《玉堂藏书琴谱

》
的编者浦上玉堂

( 17 4 2~ 1 8 1 8) 是东皋禅师的后代弟子
,

他常

对琴友们叹道
: “
汉谣不入国耳

” 。

汉指汉民

族
,

汉谣指琴歌
。

这句话意为中国的琴歌不

适应在 日本演唱
,

因而他自己创作了十二首

日本琴歌编入这本琴谱
。

他还对古琴古指法

加以补充
,

他认识到指法的运用对于音色美

学的重要性
,

用
“

/
”

来表示右手抹弦用偏峰
,

“

刀
”

表示抹弦用中峰
, “ , ”

为小节
,

意为小

小的停顿
, “

o" 为大节
,

意为较长的停 顿
。

1 7 8 9年
,

浦上玉堂完成了这本
《玉堂藏书琴

谱
》 。

(五 )琴友友谊

高罗佩先生在中国期间与琴家建立了深

厚的友谊
,

成为知音
。

除以上琴谱外
,

还有

一些琴家赠送的琴谱
,

有手抄本和刻本
,

凡

这类书都有赠送者题字签名
。

高罗佩则盖
“

高

罗佩藏
” “

吟月庵
”
(高曾为自己在各个不同时

期的书房起名
,

这个吟月庵即是他在重庆的

书斋 )或
“

中和琴室
”

等他 自刻的红印章
。

1 9 4 6

年夏
,

高即将离开中国
,

琴家汪孟舒赠给他一

本
《
会琴实考

》 ,

该书详细记录了 1 9 2。年的全

国性最早的古琴盛会情况
,

是一份珍贵的历

史资料
。

还有一份由古琴家查阜西 先 生
,

1 9 4 0年亲自抄写的琴曲《鸥鹭忘机
》 、

琴歌
《
慨

古吟
》 。 《

慨古吟
》
谱抄自湖南大庸

,

是蜀派传

曲
,

目前国内还未有人演唱
,

我完成了该曲

的打谱
,

并收录于我在法国录制的一张个人

独奏专集 C D 唱片中
。

由于高罗佩分别在中国
、

日本工作了很

长时间
,

所以能收集中日两国的不同的琴谱
。

我认为他的琴谱特别是其中的海内外孤本
,

是很有价值的
。

高罗佩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藏

书近一万册
,

琴谱琴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
,

作为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如此厚爱
,

确实

是难能可贵
。

现在
,

甚至连高罗佩本人也成

了研究的对象
。

见过他的人夸他是天才
,

台

湾有传记文学称他为
“

奇人
” 。

美国
、

日本
、

瑞士
、

香港也有人专程前往荷兰莱顿大学考

查这些藏书
。

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很重视高罗佩的

藏书
,

馆长吴荣子博士亲自整理这批琴谱
,

出版了高罗佩藏书目录
,

目前琴谱已经由荷
声

兰的 I D C公司制成微缩胶片
,

以利更多的学

者研究
。

这次能亲赴荷兰
,

得到了欧洲中国音乐

基金会 ( C H IM E )的邀请和资助
,

在八 个多

月的时间内
,

一直住在荷兰朋友施聂姐
、

高

文厚 (基金会的负责人 )家中
,

得到他们的大

力帮助
。

同时又得到了高罗佩的夫人水女士

的热情接待和协助
,

以及汉学院图书馆馆长

吴女士的支持
,

使我得以亲自阅读原谱进行

研究
,

在此一并表示感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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